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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梁武帝》、〈湯用彤的漢唐佛教史研究〉、〈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

布〉、〈北朝佛教社區共同體的法華邑義組織與活動〉，〈隋「龍藏寺碑」考〉，〈清

代以來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類型之發展〉，〈赤山龍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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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您談談接觸佛教的機緣與學佛之心路歷程。 

我家在澎湖白沙島，從小體弱多病，我母親常帶我去看查某佛，也看醫生。

因為是海島的關係，所以小時候看到蠻多的民間信仰。那時也到馬公鎮的觀音

亭，覺得祂很清靜。我住的房子是四合院，在正廳的佛龕中間，供奉觀音菩薩。

此屬於南海觀音，周圍有鸚鵡、甘露瓶、楊柳枝、善財與龍女。不過也有土地公、

王爺，我想此是屬於民間佛教。這種現象乃是日本皇民化運動之後，被整理的神

像集中到廟裏。光復後，我哥哥請回來供奉，請回來是以觀音菩薩為主，左邊則

有土地公，右邊有王爺，前面有善財童子與龍女。 
從小一出生，家裏供奉的神明就是如此。看到觀音菩薩、普陀岩、善財及龍

女，覺得很莊嚴也嚮往觀音淨土。孩時體弱多病，常拉肚子，以致夜盲。我記憶

中，母親常帶我經過村莊、墳墓，至鄰村看醫生。我一拉肚子，姊姊就趕快拿藥

給我吃。所以對觀音菩薩、善財、龍女、楊柳枝、查某佛這些就感到有趣，常向

祂們祈求那天不要生病就好，但是從小迄今還是每天一直有病痛。 
在小時候見到查某佛、法師、乩童、繞境王爺、安五營等信仰活動，覺得很

神奇，然而此時基督教也傳進澎湖。父親是小學老師，日治時期師範學校畢業。

天主教教會請他去當幼稚園園長，我姊姊是幼稚園老師，又因為接觸天主教和基

督教有糖果吃，還可玩有獎問答，又有電影看，故對各種宗教包括基督教與天主

教都很有興趣。天主教的《聖經》、《教理問答》都有涉獵。 
因為從小體弱多病，所以經常看小說或看其它書。大哥喜歡看傳記，二哥看

的書更多，中西文學名著，例如《基督山恩仇記》、《西遊記》、《三國演義》、《紅

樓夢》等。我小學時，大概都跟著看這些文言文小說。而我二姊則喜歡看瓊瑤小

說，我也跟著看了不少此類小說。所以小時候因為體弱多病很少出去玩，就在家

裏看書，故對文史和宗教（有接觸的關係）有著濃厚的興趣。 
初中時，來到台灣。從碧海藍天至三重國中的滾滾紅塵中。唸三重國中時，

周遭都是太保流氓，拿武士刀，騎著摩托車橫行，真是五濁惡世，前途茫茫。淡



水河又有養鴨人家，環境甚為複雜，此時感到很不習慣。直到唸新竹中學時，才

漸漸恢復信心，那裏環境很自然，有李恆鉞老師講授佛學，但只是聽過有這一件

事而已，沒有進一步的接觸。青草湖畔有許多佛寺可拜訪，也常到新竹中學後面

的十八尖山中，參看日治時代留下來的佛教碑刻和佛像。 
考上台灣師範大學以後，因對文史有興趣，有人找我去寫作學會，並在《師

大青年》發表文章。大一暑假因沒有事情做，有朋友說要去佛光山，參加第二屆

佛學夏令營（民國五十九年），我就跟著去參加。那時佛光山有很多書，有方倫

老先生、淨空法師等講授唯識。因為師大人文學社邀稿，加上禪宗流行，在佛光

山又讀些禪宗的書籍，於是就寫〈我對禪學的認識〉投稿，這是我第一篇發表的

文章，《覺世》旬刊有連載。師大中道社覺得此篇文章不錯，便帶我去參訪懺雲

法師於水里的齋戒學會，此時是民國五十九年的寒假。那時楊政河等台大、師大、

政大、文大佛教社團的社長都來參加，齋戒學會是懺雲法師訓練這些幹部的地

方。在那裏，懺雲法師要求繞佛、念佛、拜八十八佛、出坡。三點半起床，打坐

到六點，一天之中有蠻多的課程。懺雲法師親筆繪畫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

勢至菩薩供在佛龕。有信徒想請回供奉，懺雲法師便派我和一位同學，拿佛像到

中興新村翻拍裱背，讓其大量流行。現在看到「西方三聖像」流行起來，我覺得

很高興。那樣的觀音菩薩，我也很喜歡。暑假在蓮因寺中，有一天早上在大殿誦

《妙法蓮華經》，當誦到中間時，一個菩提願跑出來，覺得自己身體比大殿高，

突然變得很大，菩提願出來時，那真是令人痛哭流涕。所以我後來就寫了〈蓮因

寺拾零〉，就是在蓮因寺中拾到一個「零」，拾零本來就是雜文的意思，但此處拾

零，我特別畫一條槓，代表常無常，此篇文章在《覺世》旬刊連載。 
我本來未信佛教，都屬於民間信仰，又接觸天主教或基督教。大二時，師大

中道社要選幹部，前任社長是林金悔（曾任文建會第二處處長，後為國家文化資

產保存中心主任），他指定我當社長。但我個性不喜歡當領頭人物，於是就運作

別人任社長。結果林金悔不答應，重新選舉後，還是選我當社長。那些社裏幹部

學佛都很虔誠，都是吃素。社員覺得社長怎麼可以不信佛，實在不像話。那時候

中道社收藏很多書，它是僅次於台大晨曦學社而成立，所以慧矩學社送了很多單

行本的佛經。於是我就一本一本地讀這些佛經。故我學佛是從「佛理」進去，這

就是我的學佛因緣和學佛過程。 
 

二、我們知道您對中國中古佛教史投入一段相當長的研究時間，也獲

得很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此，可否介紹一下，您為何會投入中國

佛教史的研究？而且，是選擇中國中古佛教史為研究課題。 

當時我任師大中道社社長，要帶社員四處參訪。那時候傳道法師在臨濟寺，

他帶我們拜訪七堵道源法師、松山寺道安法師、慧日講堂印順法師、獅頭山普獻

法師和宏印法師。暑假我則常去台中佛教蓮社參加李炳南老先生的明倫講座，後

到蓮因寺懺雲法師的齋戒學會。所以我從大二寒暑假開始，大都住在蓮因寺。去

蓮因寺要過溪上山，離民家很遠，我非常喜歡在雲端中寺院的感覺。早上在雲霧



裏打掃與拜佛，感覺蠻不錯。很喜歡寺中的生活，此時對佛教史便產生興趣。 
我讀師大歷史系，系上鼓勵研究近代史或中古史。對於近代史，雖然有其吸

引之處，但我覺得研究佛教史，應從較源頭的部分做下來，故對魏晉南北朝史也

下一些功夫。所以我的第一篇正式發表之學術性文章，即是〈曹操用兵及其兵

學〉，發表於《師大史學會刊》。大學畢業後，必須要去實習，本來分發到台南縣

的白河國中，但覺得大概只有實習這一年可回到澎湖，故我自動請調回去澎湖白

沙國中實習。大四這一年，我在師大中道社講授李炳南先生的《十四講表》。有

機會到台灣來，也會帶社員參訪寺院。實習完畢後，在步兵學校當兵。一放假，

就到鳳山佛教蓮社煮雲法師那裏拜佛，也會到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處拜《金剛

經》。當完兵後，進入師大歷史研究所，在那時候，就決定研究中國佛教史。毛

漢光老師（碩士論文指導教授）要求我住在中研院附近，在傅斯年圖書館看《大

藏經》。當時是計量史學最發達的時代，於是就嚐試用計量史學方法，來撰寫碩

士論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此著作新文豐有出版，現在則再版。 
 

三、您在研究中國中古佛教史，研究專題由宗派、人物、寺院轉變到

佛教社區組織。請問為何有如此轉變？另外，可否簡單地介紹您

的研究成果與心得。 

碩士論文《隋唐佛教宗派研究》是使用計量史學來研究佛教，本來就存在著

一些問題。佛教有時實在很難計量，但因為當時研究中古史最好的學者是毛漢光

教授，毛老師以計量方法研究兩晉南北朝的政治和士族，師大請他任教，我們自

然就找他當指導老師。雖然毛老師對佛教不太熟，但他在研究方法上，則要求我

採用計量史學。那時我又想對佛教做整體瞭解，故決定採用計量史學為研究方

法。隋唐宗派是很大的規模，所以就從諸《高僧傳》中，找出一千多個高僧是屬

於成實宗、涅槃宗等十五個宗派之那一派別（把魏晉南北朝俱舍宗、成實宗等都

算入，只要成為一個宗教的，就列入為考察對象）。及其歸屬於某宗派中的主流、

邊緣或中間。修習層次是屬於研讀、撰述或弘揚。修習層次不一，影響便不同。

研讀影響只限於個人，宣講影響到一部分人，如果是著書立論，就影響好幾代人。

另外，也認為一千個和尚又可以分主流師承、私淑次要系統、邊緣系統三個層次，

分十五個宗派來看宗派的興衰。此研究可瞭解隋唐佛教宗派大概的變化，能證明

學者所言，隋唐佛教宗派的興盛至會昌法難後，突然落下來的原因。只有不靠經

典的禪宗和淨土宗，能繼續振作。我用計量的方法來直接證明這一個變化，這是

種方法的練習，並不能對佛教史的研究有所增長，限於碩士班學生用史學方法，

來瞭解當時佛教現象就可以過關。而當時存在的宗派那麼大，一千多個和尚又如

此複雜，研究中國中古佛教要從何瞭解起？於是我想從「一個人」研究起。而這

個人著作要夠多，並屬於源頭性的人物，且又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碩士班畢業，我留任助教，並考進博士班。念博士班要寫一些史學方法論的

文章，所以我就以沈約為研究對象。因為沈約本人對史學和佛學有深入的瞭解，

其編的《宋書》、《晉書》等都有佛教的記錄（今存《宋書》），他也參加當時「六



道成佛」、「形神論」等辯論。沈約活到七十歲，一生受佛學影響蠻大，所以我想

要寫文章探討沈約的史學與佛學。但是處理史學部分，就花費很多時間。佛學部

分更難處理。故我想再從高僧部分來尋找研究的對象，然卻不敢再接觸他們，因

為僧侶所屬的宗派很複雜，最後還是回歸到居士的研究上，是我較能勝任的。在

佛教居士裏，沈約屬於源頭性人物，於是又開始研究沈約。後來只寫出沈約的史

學部分，即發表在師大《歷史學報》的〈沈約的宋書與史學〉，佛學部分有草稿，

但是未發表，因為很難處理。 
當時我從宗派、高僧、居士都無法找到適合的對象來做研究，只好從前輩湯

用彤的漢唐佛教研究中尋找靈感。在這個時期，我把湯用彤所有的著作都看過，

並把他在哈佛、清華有關人文主義的書，也閱讀過。想要瞭解其生命過程及他如

何受印度哲學、歐洲人文主義和中國佛學的影響。並看其在生命每一時期裏，對

漢唐佛教有何研究、整理與特質。故我第二篇文章即是〈湯用彤的漢唐佛教史研

究〉，後來收入北京大學為紀念湯用彤百周年誕辰之論文集《國故新知──中國

傳統文化的再詮釋：紀念湯用彤先生誕辰百周年論文集》中。中國學者認為我這

篇論文研究算是不錯，所以收入論文集。我想瞭解佛教史是想瞭解佛教之「正法

住世、教理行果、因緣表裏、權實平等」，到底佛教在裟婆世間，其正法住世的

因緣表裏、教理行果如何？這一定要找史料來探求當中的真理實相。我從對湯用

彤的研究中，知道他的學術成就很高，他把佛教的義理放在整個時代來看。他研

究印度佛教和中國佛教接觸後，如何產生一些適合中國人的觀念，而這轉變與時

代的特質又是如何？我發現這個課題很大，要分析整個佛教核心理念與大環境的

關係很難，不是我當時能處理的，以我當時的能耐比較能處理的是寺院部分。 
於是我開始嘗試處理寺院硬體部分，此部分最早寫了〈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

教寺院之分布〉這一篇文章。寺院一定要有《藏經》，崇奉的佛、菩薩，有僧侶，

具足佛、法、僧三寶。我考察此種寺院，是想從歷史的時間、地點來看其如何分

布。發覺這些寺院是依照絲路、黃河、大運河來分布，並且都跟當地大都市有很

大關係，這是可做為一條研究的道路。故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和經濟研

究所合辦的「第三屆中國社會經濟研討會」中，發表後續研究〈六朝揚州地區的

佛教寺院〉。寺院的研究至東晉寺院有很多，於是我就把研究範圍集中在揚州地

區。此研討會雙屆發表論文，單屆發表綱要來互相討論，會中許多重要學者如嚴

耕望、許倬雲、余英時等，都提供寶貴的意見。但想寫此篇論文時，第四屆論文

發表會停辦，於是這篇論文便胎死腹中。但我收集很多卡片，各《高僧傳》中的

寺院，也都收錄其中。《高僧傳》裏的寺院相當多，也很複雜變來變去，有時變

成道觀後再改回來；有時寺院出現在梁朝，有時又出現在隋朝。這些情況是很複

雜的，一度想用電腦處理，但請不到計畫，那時計畫不是容易可申請到，故很苦

惱。光是六朝揚州地區的寺院就很多，例如我所購買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

彙刊》中（共三輯），就可看出中國寺院眾多與複雜性。我請管東貴先生（當時

為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與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葉阿月老師當我博士

論文的指導老師。葉阿月老師非常高興能指導我，我隨其研讀梵文。葉老師幫我



申請到東京大學學習。當時東京大學教授中國佛教史的老師為鎌田茂雄教授，高

崎直道教授研究如來藏思想，中古史的老師為池田溫教授（毛老師特別要求我去

修他所開授的課程），另外，研究中國華嚴思想的木村清孝教授也在那任教。 
到了東京大學以後，我把博士論文主題「寺院分布」跟他們討論。他們認為

實在太難。因為資料不多，太瑣碎，相關的資料又不多。後來他們認為我對文史

都有接觸，而日本因分科太細，他們學生無法兼融各學門。況且研究六朝必須瞭

解玄、儒、文、史、佛、道六種學問。而在佛教的發展中，從印度阿育王連接日

本聖德太子中間，有一研究欠缺，就是對中國的梁武帝的探討。梁武帝是懂玄、

儒、文、史、佛、道的士大夫典範。鎌田茂雄先生和木村清孝先生認為我有此方

面的素養，就建議我做做看。我想「梁武帝」這個題目是值得做，我很喜歡研究

人物，就花了半年的時間努力地收集資料。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東洋文庫中，

有關梁武帝的資料都收集。 
梁武帝是儒生、文學家，又注釋《大般若經》，又與道教的陶宏景關係密切，

其在道家有「金闕聖君」的封號，在佛教被稱為「皇帝菩薩」。他在生命的每一

時期都扮演不一樣的角色。他是個隱居在鐘山的隱士，也是個軍事家，和北魏孝

文帝的大將作戰，都獲得勝利。自己又從襄陽帶兵打天下，並著有兵法書籍。此

外，從其聯結荊州的商人和士紳可知，其政治手腕也不錯。梁武帝為文、武全才

者，在天監年間，召集學者編很多書，推行菩薩戒與斷酒肉食，對中國佛教影響

很大。然而，他也有缺點，就是政權無法轉移給昭明太子，昭明太子因被誤會憂

鬱而死。其對政權和理想的追求是很強烈，梁武帝有「皇帝菩薩」的理念與政策，

關於他的資料太多，故能以不到兩年的時間，寫出以「梁武帝」為題的博士論文，

要感謝「東方宗教學會」的朋友林保堯、周伯戡、賴鵬舉、蔣義斌等，給予我許

多意見。梁武帝推行菩薩戒、斷酒肉食、《梁皇寶懺》等，對佛教影響很大。但

是在政治史中，卻又充滿血腥。所以研究梁武帝是蠻痛苦，到底它是神聖的菩薩

理念發揮者？或是殘酷的政權爭奪者？總之，花了一年多時間，把博士論文寫完

後，經楊惠南與傅偉勳推薦，蒙三民書局出版，收入《現代佛學叢書》中。總而

言之，梁武帝本身在十法界中打滾，表現出佛、菩薩、緣覺、天、人、地獄、餓

鬼等狀況。他很認真在做事，可說是非常精進的一個人。常處於天人交戰時，難

免失去均衡而犯下錯誤，臨終遺言有「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復何恨」的

懺悔。 
「梁武帝」這一個課題寫完後，覺得從佛教人物探討佛教史是很不容易的。

是否有抓住核心，也不知道。但此時我的生命又轉到另一個歷程，我隨毛漢光老

師到中正大學來任教。當時文建會開始實行命運共同體和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

我決定暫時離開佛教人物及教理，先往地方跑。這時候，我也正和顏娟英和賴鵬

舉等在中研院讀六朝的造像碑文，此時，我覺得既然寺院、高僧、居士都無法做

下去，於是就開始研究佛教團體。此又正好配合中正大學歷史系參與的社區總體

營造的工作，由社區的研究做起，於是開始研究〈龍藏寺碑〉。此碑產生於隋文

帝時代，隋文帝時隋朝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其承襲周武帝之政教一體的觀念。由



此時代產生的〈龍藏寺碑〉可看出，佛教自六朝崩潰後，自南北分裂，胡漢分裂

及整個城市、鄉村完全破壞下，如何再從一個社區、村莊、佛教義邑集團做起，

並且配合隋文帝把此基礎擴大成天下一家，終於成就一個不亞於梁武帝的佛教國

家。所以研究〈龍藏寺碑〉，從其看隋朝佛教國家的建立。之後想繼續再探討龍

興寺、隋文帝之一百一十一個州的舍利塔寺、武則天時期的大雲經寺、唐玄宗時

期的開元寺等課題。 
 
四、曾主張湯用彤以文化人類學之功能派理論，來研究漢唐佛教史，

而獲得很豐碩的研究成果。您認為仍可用其它研究方法，例如以

社會學的各種理論，來研究中國佛教史，亦可開創一些新的研究

領域。請為我們介紹一下，還有那些理論？適合研究佛教的學者

來採納。 

湯用彤的確用功能學派理論來研究中國佛教史。在我研究〈龍藏寺碑〉之後，

深深覺得〈龍藏寺碑〉這個課題太大，就縮小到〈李氏合邑造像碑〉。這碑的內

容反映一個很小的村莊如何讀《法華經》。每一個月由法師輪流教一個村莊讀一

品《法華經》，這些二十八個村莊就組成一個法華邑。邑人必須在當地鑿井、造

橋、鋪路，用以團結村莊。這些村莊就是中古的豪族共同體，用日本京都學派谷

川道雄所提出的豪族共同體理論來研究佛教。雖然可用新理論來探討中國中古佛

教史，但義邑集團的造像銘記不是那麼容易研究，其內容有《華嚴經》、《法華經》、

《般若經》、淨土等思想。研究義邑造像碑，並不是那麼容易，每個碑文都要寫

出幾萬字，才可以解得開。 
總之，所謂的佛教研究方法是不特定的。隨著當時的材料、現象，來找到最

佳的方法。不逃避，不執著，不即不捨，權實平等，抓住實相與現象之際的權巧

方便。佛教在每個時代及環境，會因應時空而有所變化。但當時一些有正見者，

會把它拉回正確方向，有些人則會沈迷在迷信信仰中。研究佛教史者要瞭解每個

時空、環境裏，佛教走的正確方向是什麼，如果是走向迷信與神話，有必要瞭解

其為何會如此？真正瞭解之後，才可以去導正它。在還沒瞭解清楚前的導正，是

沒有根據，導正前要先精確地瞭解。對佛教史的精確瞭解，要從材料收集得詳盡，

考證精確，方法適當，不離開佛教的精神來研究做起。 
 

五、近年來您著重台灣佛教史（或台灣宗教史）的研究，是什麼因緣

促使您轉到此研究領域？您研究台灣佛教史，是以那些主題和範

圍為研究中心？ 

目前，我繼續在做地方文史的調查，發覺台灣寺廟大都是拜觀音菩薩及十八

羅漢，尤其主尊全是觀音菩薩的情形很普遍。但是觀音菩薩的造像形式有很多種

類，例如有穿神衣，戴佛冠之民間佛教特質的觀音聖像。觀音信仰和台灣開發史

是很密切，地方開發到那裏，觀音信仰寺廟即做為凝結聚落、社區、聯庄組織中



很重要的力量，也是官方權力與地方家族重要的交匯點。故清代台灣早期的觀音

信仰是佔佛教的主流，當時把阿彌陀佛和釋迦佛做為主祀很少，主要為觀音亭與

觀音巖，其佔佛教信仰百分之七十或八十。 
我以前做中國六朝佛教史的時候，發覺很難進入歷史的情境。雖然嘗試了許

多課題，如果要落實這些研究，我想應該從台灣佛教入手。做歷史的都希望能從

頭有脈絡地研究下來，所以先以清代的台灣為探討的時間範圍。研究台灣早期的

觀音信仰，就跟民間宗教和聚落發展密切不可分，所以那時候，傳道法師之「中

華佛教文獻百科基金會」就支持我計畫，讓我去做南台灣觀音信仰道場的分布與

發展，於是收集很多這方面的資料，也實際到各寺院參訪。發現某些寺院都與周

圍村莊、聚落密切不可分，他們在戰前都還處於民間宗教信仰的層次與正信、教

理、宗派佛教之間。但是他們對觀音菩薩的尊敬是很虔誠的。其中，有一些發展

成正信宗派佛教，例如香光寺、超峰寺。然而，台灣佛教的源流不可能排除民間

佛教信仰，因福建佛教是藉由民間佛教信仰傳到台灣來。漢人攜帶家鄉觀音佛

像、香火，進入台灣，把觀音信仰傳至台灣。觀音信仰在聚落開發、水利興修、

聯庄自衛組織的形成、官方權力對應等，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便開始做

南台灣的觀音信仰。但是在研究過程中，也發覺到觀音信仰和媽祖信仰、王爺信

仰與關帝信仰，幾乎很難去區分，然而我也對祂們進行瞭解。認為做歷史要全盤

瞭解，對煩惱的裟婆世界要不即不捨，誠懇面對它，如此正法住世、教理行果、

因緣表裏才可觀察得很詳細。因為歷史是追求「真」，而這個「真」是會變來變

去。與此同時，在學校便開始教授「觀音信仰與女性文化史」的課程，因觀音信

仰與媽祖、王爺等有關係，故我也開設「台灣民間信仰研究」之課程。我所做的

研究一直繞著佛教為主，試著從一些紛擾現象中，看其體系和精神。此時，我開

始撰寫〈清代嘉義縣觀音佛寺之發展〉、〈赤山龍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保地

區的發展（1661-1985）〉等文章。總之，南台灣觀音信仰是沿著台一線官方正道、

山線台三線沿山地區、濱海等三個路線發展，我目前正在做沿山地區的觀音信仰

研究。 
觀音信仰的研究，是從民間佛教中來做起，我做這方面的研究是想瞭解祂。

此外，也想知道齋教的觀音是什麼？日本佛教的觀音是什麼？真正人間佛教化的

觀音是什麼？事實上，大家都可以在我的文章裏發覺到這些。此外，我也準備從

佛教雜誌中，來看知識份子眼中的佛教是什麼？像從《南瀛佛教》中分析早期台

灣佛教如何接受民間佛教齋教、日本佛教、中國佛教等系統。而在台灣環境裏，

這些系統如何整合。並從一些佛教雜誌，來分析知識份子如何接受上述各系統的

佛教，而最後如何導出台灣的人間佛教。 
轉入台灣佛教宗教史的研究，使我在學術研究上愈來愈踏實。以前研究隋唐

佛教宗派只是計量史學的運用，而研究「沈約的史學」，則是佛學部分沒處理，

對於寫「梁武帝」這個課題，雖然是很認真研究，然而也不是那麼容易。做「義

邑集團」探究碑刻的內涵也很困難，碑文雖只有幾十個字，然包涵的意理卻是非

常的深，其義邑也遠遠存在中國，不能實際看到，只能在腦中瞭解。現在我在嘉



義，嘉義附近寺院很多，許多宗教活動都存在，儀式及活動都正在進行，例如清

華山禪堂所舉辦的「禪七」，我可就近去參加。另外，我研究台灣觀音信仰，也

跟印順導師談過，他認為台灣觀音信仰的發展，乃因為江、浙、閩、粵地區人民

生活困苦所導出，會與媽祖信仰結合，和人民生活很貼近。此外，我認為「清靜

即普陀，慈悲即觀音，當下如是」，我後來在生活中慢慢落實，從周圍事物回到

生活中，佛教讓生活規律化及合理化，佛教徒要能調理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現在

慢慢調飲食、調睡眠、念佛，像寺院生活般早睡早起，隨著時節因緣做各種修行，

雖然很難，因為自己業障習氣重，但我並不壓抑它，希望慢慢改進。我從事的研

究也是如此，從以前的玄想，落實到身邊事物。由遠的時空，落實到較近的時空

中。以過去的瞭解，關懷現代，此也是菩薩道修行的方向。對過去的瞭解越深，

對未來的導正、創造才會踏實。法無定法，針對各種現象來收集資料，考證清楚，

並且整理出其脈絡。所謂「諸行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都是從變動中瞭

解真理。例如民間佛教的觀音信仰披了很多迷信的外衣，但是裏面的慈悲信仰還

在（雖然有慈悲還不夠，尚需要無我空慧），隨著時空轉變不斷變化，我隨著因

緣，希望弄清楚身邊的各種現象。 
 

六、研究台灣宗教，因為研究的對象非常貼近我們個人、地域社會、

甚至是整個國家社會。故有些學者偏向研究「宗教社會史」。請

問您對此研究取向的看法為何？ 

從宗教在社會的傳佈及功能而言，宗教社會史是有其可取之處。但是用來研

究佛教，可能會偏離佛教的精神。對佛教經典、修持必須要瞭解，如果不是如此，

那麼像《金剛經》所言的：「菩薩非菩薩，即名為菩薩」的佛教精神會失去。光

是宗教社會史還不夠，還要有宗教心理學、史學、現象學等。要重視長時段的脈

絡，不要失去印度、中國和台灣的脈絡。許多問題屬於現象、制度、心理和外在

環境的影響，佛教的基本理念要在生活中不斷的印證、體證及修證。要瞭解一個

宗教真正教義和行持，才能真正瞭解一個宗教，才不至於流於表相。因為「權實

平等」，所有權巧方便，不外是對「無我、空、慧」的體悟。隨著時空有階段性、

對象性的適應，時空角色消失，還是要回到真心，回到佛教的清淨性和無我、空、

慧。應該有「若見諸法非法，若見諸相無相，即見如來」的體驗。更要有不執著

表相，入六塵而不執著六塵，及隨緣盡份的拿捏。要經常以《金剛經》、《般若經》、

《法華經》等經典，來印證。用其在日常生活中，調心、調身、調飲食、調睡眠。

研究台灣佛教史要懂佛教教義。做佛教史者（我不是宗教社會史的學者）要把資

料收集詳盡，考證精確，把研究對象發展的脈絡瞭解清楚，不離佛法的「權實平

等」，看其理念與權巧方便是否適當、實相真理為何？是否有無我、空、慧、菩

提心，必須用三法印來印證它。 
 

七、關於台灣佛教史的研究，未來還有那些趨勢？ 



應該分時期來講，研究清代台灣佛教史，要與整個台灣聚落的開發，整個社

會、文化的發展結合。研究日治時代的台灣佛教史，當然日本化的宗教要瞭解。

研究戰後台灣佛教史，由中國來的佛教系統所呈現的中國式的佛教要留意。此時

期留下來的佛教雜誌，亦要關注到。解嚴後的台灣佛教較複雜，受到衝擊太多，

對相關的許多宗派團體必須要研究。 
 

八、請問平時做那些修行？另外，您認為一個佛教徒於現在這個時

代，要有什麼樣的使命。 

平時我做早晚課，我和懺雲法師、大崗山法脈的開證法師及傳道法師都有接

觸。也有一些研究佛學的朋友。我覺得一個佛教徒的使命應該對印度佛教史、中

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和台灣佛教史有詳盡的瞭解。也要瞭解台灣佛教和台灣政

治、社會、文化的關係。知道其從清朝到解嚴後的變化？以及他的優點及缺點？

如何適應二十世紀後資訊普及、生活品質提高的社會？並且從傳統的優缺點中，

找出現代的作法，來提昇民間佛教（齋教），振興佛教。考慮以觀音淨土信仰、

禪宗修禪、藥師淨土、阿彌陀佛淨土、持咒、人間佛教的此時、此地、此人的關

懷與淨化等那一種方式來導正佛教。這些都是要做決擇及判斷，但我此時還做不

到，我只是瞭解過去，而現代，未來還不瞭解，尚要認真探討。但是我會認真瞭

解南台灣的寺院，不管它是否處在民間信仰的包圍中，還是準備想要力爭上游，

還是處於變成正信佛教中。但是這些都應該要有正確佛教的精神在裏面，尚需要

往涅槃及解脫的世界再理解。 
 

九、可否對欲投身佛教史的研究者，再提供一些寶貴的建議。 

如果要做佛教史，當然古今中外的歷史要先懂，瞭解人類社會經過什麼樣的

階段及特質。佛教經典、行持法門和組織活動要正確的認識。甚至要實際去實踐

聞、思、修，且入流亡所。是很難，但受用不盡。而且，菩提願會讓你在隨緣盡

份中，自然讓因緣轉變幫助你。我想研究佛教史必備的基礎，例如歷史學、佛教

學以及戒、定、慧的修持都不可少，各方面都要具備。另外，更要有隨時反省批

判的能力，隨時不斷揚棄昨天錯誤，不斷隨緣修正，真正往涅槃大道、般若大道、

菩薩行的大道上不停投入、跳出。故我的學問也是持續不斷的投入、跳出。每篇

文章我都認真投入完成後再去做別項。事實上，梁武帝的生命也是如此，每個時

節、因緣他都全力以赴後，再隨著時節、因緣而轉變。事實上，菩薩道也是這樣，

如經云：「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為償多劫願，浩蕩赴前程」，此也是隨著因

緣不斷投入，在這茫茫紅塵中，不逃避，不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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